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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戏剧 
 

 

革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

以解读。 

砸碎的土地界标，烧毁的田

契，崭新的衣裳，还有胆怯却高

举起皮鞭的手，对于中国的农民

来说，革命的含义几乎尽至于

此，别的内容，例如理论的教育，

恐怕只是对其的小小的点缀，实

利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 

像所有的革命一样，革命的

含义是以后赋予的，革命的动机

对于群体来说，是基于共同利益

的追求，而对于个人来说，则是

希冀在革命的果实中能够分的

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一部分，在革

命过程中来看待革命，革命本身

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庸俗的泥

淖。 

这也许可以解释如何将缺乏革命精神的中国农民改造

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作为革命动机的仇恨与革命胜利后的

成果分配的许诺成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动机。 

早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就有使用宗教的方式来促

使自己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大多数是指中国的农民战争）

的传统，这一传统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其作用是能够增

强参与者的信心，告诉他们这一切符合上天和神灵的旨意，

而上天和神灵会保佑他们能够平安的完成运动并取得胜利，

作为革命的早期领导者，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对此十分熟悉并

重视，具有朴实的乡土气息的毛首先是农民的儿子，他深信

自己了解农民，并且相信这一传统可以用于革命的目的，尽

管毛的革命排斥宗教，但他相信，农民的宗教情绪与革命的

结合将像是戴手套一样的轻而易举。 

信仰的动机用仇恨代替，宗教的内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启示录里的“再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的“新天

新地”就是共产主义的乐园，而“末日审判”就是指对地主

的批斗。 

这个新宗教还需要一个新的神，他可以以怜悯的态度倾

听人们的请求，满足他们的愿望，施舍给他们同情。 

一位农民兴高采烈的说：“是毛主席给我们土地的！” 

土改中分得了棉衣的农民 

 

 

*例如，在中国的第一个帝国秦灭亡的最

后几年，一个类似预言似的流言在帝国的

北部悄悄地散布，这个直白的预言告诉农

民将有一个叫做陈胜的人取代秦帝国而

成为皇帝，并且建立一个叫做“楚”的国

家，而这一预言都是由一种普遍认为有灵

性的动物：会说人话的狐狸做出，人们大

多相信了这一后来被证明是假造的预言，

跟从了预言中所提到的陈胜，而另外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陈胜许诺在他的新国家建

立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个新国家的

财富。而在中国帝国时代最后的五十年

中，两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基于宗

教，一个自称上帝之子的落魄书生洪秀全

以自己在昏睡中所发出的“杀灭魔鬼”的

呓语作为旗号而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他

一面带领他的军队攻城略地一面宣扬自

己的宗教，将所有不信他所创宗教的人统

统杀死，后来，这位上帝之子沉溺于自己

所创造的宗教和浮华的宫廷生活不能自

拔，并在一系列拜占庭式的宫廷政变中削

弱了自己的实力，最终被政府的军队包围

而活活饿死。另一次农民的运动则是缺乏

一个统一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一次集体

的狂热排外运动，一种民间武术被神化，

所有练习这种武术的人都自认为可以刀

枪不入，同时所发生的中国北方的干旱天

气增强了人们的狂热心理，政府借机将祸

水引向早已令帝国仇恨的洋人，闹剧的开

始和结束同样迅速，最终的结果是帝国的

首都北京被攻陷，而政府被迫流亡西安，

直到答应了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各种各样

的苛刻的条件才得以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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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本身如果没

有各种各样

加尔文或本

尼迪克式的

清规戒律加

以约束时，

是很难不陷

入狂热的迷

信的，而在

中国，清规

戒律本身是

秩序的一部

分，而非新兴的革命的一部分。革命本身就带有非秩序性，

中国这个被各种各样的戒律和教条的束缚的国度有太多的

东西需要被破坏。 

然而在这个乡村的国度里，打破这种秩序就像是一只蝴

蝶想要挣脱开粘稠的蜘蛛网一样，中国的农民使用几百年前

祖先使用的镰刀与锄头，在炎热的太阳下，从黄色、褐色或

黑色的土壤里寻找属于他们的生活，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显

得单调窒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两顿饭，其中的一

顿是在田埂边进餐，同时，浓重的土腥味可以当作下粥的小

菜，从出生到死亡，循环永无休止，像钟摆一样准确。 

打开锁链的唯一方法是寻找它们的漏洞，在农民简单的

生活中，同样简单的娱乐活动也必不可少。 

戏剧是这些农民最为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舞台上的理

想化的生活给人以感官上的享受，一部好的戏剧会让人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会随着舞台上情节的变化而时或泪流

满面，时或哈哈大笑。 

就像中世纪的时候，观看神迹剧的观众会因为耶稣钉上

十字架而泪流满面，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就像欧洲中

世纪的农民一样，长篇大论的文章和哲学典籍只会使他们哈

欠连天，而庸俗简单的乡村戏剧所起到的效果会胜过乔叟的

百篇诗歌。 

当观众们深深的沉溺于作为革命的宣传工具的戏剧中

时，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热情就油然而生，一位中国共产党

的宣传人员在看到农民们大声辱骂舞台上的白匪地主，而对

深受迫害的贫苦农民施以同期的热泪时，这名宣传人员就知

道他和他的同志所导演的戏剧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农民，剧情

起到了宣传的效果令人兴奋。** 

影响最大的是一部叫做《白毛女》的五幕话剧，后来改

编成为中国的传统剧目而加以推广，这个悲惨的故事讲述了

一个佃农和他的女儿的遭遇，像中国所有传统戏剧一样，一

个有钱乡绅黄世仁看中了一个贫苦的佃农之女，并且利用卑

白毛女的连环画 

 

 

**戏剧作为一种人民运动的武器

而被广泛的使用，并且常常得到出

乎意料的收效，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在他的著名的小说《西行

漫记》中提到：“在共产主义运动

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

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

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

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

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

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

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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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手段迫使这个佃农自杀并抢占了他的女儿，

在这名不幸的女子被反复虐待和奸污后，她选择

了出逃，而她真正的心上人却参加了由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在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后，共产党的军

队到来并惩治了这个狡诈恶毒的乡绅，解救了已

经满头白发的少女。 

这部著名的戏剧感动了无数朴实的农民，几

乎中国的每一个农民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自己过

去生活的印记，而这个戏剧最终圆满而美好的结

局证明了一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将

鬼变成了人”。 

戏剧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化，但是作为革命

的工具，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却十分真实，毋庸置

疑，受到表演感染的农民会激起热情，人类善于

模仿的原始天性被激发出来，观众像戏中的人物

一样发泄对他们认为是戏中人物的现实中的人的

仇恨与不满，这种感情很容易被引导，走向中国

共产党所希望的革命的道路。 

“他穿着这么鲜亮的衣服”，一位年轻的农会

女干部将她的头向后仰，用下巴点着旁边那个肥

胖臃肿而瑟瑟发抖的乡绅，这位倒运的乡绅头埋

得如此之低，以至于那些衣衫褴褛的旁观者甚至

看不清他的脸。 

“这都是你们的血汗做成的！”尖利的声音又

一次响起来，并且压过了底下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然后，这位女审判者开始将这只灰头土脸的

鸵鸟的头压的更低，以至于他的双层下巴已经碰

到了他的肋骨，然后，她喊过来一名花白头发的

老年妇女，命令这位颤巍巍的老人打这位倒楣的

乡绅一记耳光，在这位老太太非常牵强的完成了

要求后，她被告知不应当这样心慈手软。 

不过，这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人们不再满足于高高地举

起握紧的拳头而是义愤填膺的扇他的耳光，最后，一群人在

心满意足的对已经倒在地上呻吟的乡绅继续拳打脚踢，并且

戏谑的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的地契与借据烧得一干二净。 

每烧毁一张借据或田契，人群中就会传出一阵发自内心

的呼喊。 

一个大规模的批斗会场景会令人振奋，因为集体的暴力

行为会因为责任的分配而使施暴人感到心安理得，个人的暴

力行为是一种对道德和法律的挑战，而群体的暴力行为则已

经纳入了社会体系的范畴。 

在某些地方，批斗会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戏剧表

演，当批斗会的主席宣读控诉书时，一些积极分子会大声呼

喊口号来调动围观者的积极性，在起诉书宣读完毕以后，早

湖南岳阳的农民在烧毁田契 

 

北京郊区的翻身农民在批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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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动员好的受害者会走上台来，涕泪交流的陈述自己所受的

苦难，声嘶力竭的指着被批斗人的鼻子谩骂，用控诉的手指

向天空，高声的叫喊着口号（一般是打倒······），直到周

围人被这一狂热的舞蹈搅得热血沸腾。 

 

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对这种农村大规模的批斗会提供了

法律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倾向于人们能够变现出自

发的革命，共产党在革命中不过起到一个发起者和指导者的

作用。 

如果共产党发现火药桶只是安静的放在那里的话，他就

会擦燃一根火柴。村民所组成的审判法庭就像批斗会一样，

大多数地区没有分清楚批斗地主与镇压反革命分子，当农村

的共产党的干部摇响村子中央，村民的心里所闪过的第一个

念头就是开会了。 

因而道德上的保守是运动最大的阻碍，但当地一个握紧

暴力的拳头时，中国的传统道德就被打得粉碎了，在参加过

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批斗会以后，很少有人能安安稳稳的睡

大觉，绝大多数人兴奋的辗转反侧，大脑里不断反复的播放

白天的情景，到了第二天，就会有雪片一样的控诉书飞到农

会干部的桌子上，这些控诉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就像一位家

庭主妇的帐簿一样，有些控诉甚至显得莫名其妙。 

一位美国作家亲眼目睹了在一个村庄里所发生的农民

运动，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农民将一个教堂的牧师拉出来

批斗，一位农民大声指控他的欺骗行为，因为这名牧师告诉

他不允许咬他发给这个人的圣饼，“谁要是咬了，圣饼就会

淌血”，然而这名村民很显然从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基督教隐

喻的教义，某一天，这位天真的村民在教堂后面的厕所里品

尝了圣饼的滋味，结果令这位害怕“上帝降罪”而惴惴不安

的村民很快大失所望“里面尽是面，没见一滴血”。在这位

受了骗的村民的带领下，人们揭发了这名牧师一百多条罪

状，在批斗会还未开完的时候就对这名牧师饱以老拳，用特

殊而快意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令人兴奋的好戏。*** 

 

批斗的对象倒多是中国旧式的权威，而批斗会的实质就

是打倒旧式的权威，即使从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

国旧式的衙门里，大堂上的衙役向雕像一样肃立两旁，而端

坐在堂上的官员肃穆的神情与身后用于装饰的海上日出的

屏风则更加透漏出权威性，肃静是使人感到压抑的绝佳方式

之一，而压抑则是产生畏惧的条件，当主审官认为大堂上过

于喧哗以至于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损害时，他就会使劲的用桌

子上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头—惊堂木拍打桌子，发出巨大的声

音以震慑围观的人群。 

***有中国情结的威廉〃韩丁在他的一本

叫做《翻身》的长篇纪实小说中讲述了

这个故事，这本小说记述了张庄的土改

风貌，作为土改运动的亲历者，韩丁在

这本书中的记述应当是真实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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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村自发的批斗会

（审判会）上，只要你愿意参加

就可以带上一个小马扎（一种折

叠小方凳）来到会场，大多数人

是站着，以便能够看清受审人的

样子，当起诉书读到激奋的时

候，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就

会响起，而且总是遗憾的压过了

主审主席“请静一静”的近乎乞

求的声音。喧闹使整个会场看上

去就像某个巴黎的二流戏院或

美国的地下酒吧。 

缺乏权威性的批斗会使某

些审判的结果近乎儿戏，在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交

叉进行的时候，与其他的运动一样，其结果大大的超出了共

产党官僚机构的想象，尽管毛和他的同志一再指示不要草率

行事和轻罪重判，但是，运动已经作为了一种习惯出现，而

毛的带有计划性的指示又使这台挥舞着巨大镰刀的死亡收

割机加足马力向前行驶。 

“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毛给华南分局广

东方面的负责人发去了表示赞扬和肯定的电报，并且鼓励他

们说“再杀三四千人”然后，他给这些人定下了目标“今年

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并且以缓和与犹豫的口气决定“看

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 

一位广西的农村支部书记在发现理应有十九个倒毙罪

犯的刑场上居然出现了二十具尸体时，表现出来的不是恐慌

与惊惧而是心不在焉，他甚至不去费心掩盖这件事情，而是

拿过文件与表格，找到这个人的名字，漫不经心的画上一个

已经枪决的符号。 

 

当运动的本身不能作为一种需要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狂热心理，特别是人们发现已经很难再找出发泄狂热的对

象时，运动就沦为了一场糟糕戏剧。 

“地主”作为一顶帽子可以随意的扣到任何人的头上，

尽管，在 1933 年时，年轻的毛作为井冈山的苏维埃政权的

领导人曾经为地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长着过长的脸和薄薄的嘴唇的康生习惯从眼睛框的上

边看人，这位秘密警察大师在郝家坡为以后激进的农民运动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典型，他强迫因为行动不便而雇用长工的

小脚寡妇和她年幼的儿子跪在瓦砾堆上，直到膝盖红肿磨

破，，然后找来一群激奋的群众充当演员往这对孤儿寡母的

身上啐唾沫，一些典型的无业游民借机动手动脚，几个孩子

用鞋底抽打跪在瓦砾上的“地主狗崽子”的脸。***** 

法国大革命后所造成的失落感显而易见，在罗伯斯皮尔

农民们在庆土改胜利的大会上高呼：“以

实际行动，增加生产，报答毛主席的关

怀。” 

 

 

****1933 年 10 月，毛写了《怎样划分

农村阶级》一文，在地主一条中，毛是

这样为地主定义的：“占有土地，自己不

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

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

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

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

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

和收学租⑴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

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

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

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

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

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

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

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

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

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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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狂热地刽子手的脑袋滚落在别的刽子手的脚下时，一

大群革命的寡妇被有礼貌的请进了巴黎贫民区的几座破旧

的小楼里，在潮湿阴暗的角落中像墙壁上的蜘蛛一样百无聊

赖的编织着空虚陈旧的网，革命中的爆发户的画像从画框里

射出黯淡的目光。而中国的革命为避免这种革命后的失落感

而扩大革命对象的范围，冗长的证据搜寻过程会消磨斗志，

大革命时期的民主法庭又被移植到了中国，无罪推定作为资

本主义法权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彻底打倒，憎恨和怀

疑都可以作为证据。 

在中国古代，一个奇特的传统被延续下来，当一个人被

另一个人活活咬死后，那么这个凶手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的，中国的具有人情味的“法律”仿佛更注重意识而非法律

本身。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赤手空拳的打

死地主得以作为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存在，农村的精神生

活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一直被尊重的合情合理的权威

依靠脉脉温情而长期存在，现在却被狂热的激情打翻在地。 

尽管共产党本身反对各种各样的虐待行为，但是，当权

力的魔杖掌握在农民的手中时，国家机器的力量便变得不值

一提。 

一种奇特的现象表现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散布在乡村

的党支部仿佛成为了一个游离于国家机器之外的独立机构，

这些党支部和村里面的干部（同样也是共产党）组成了一套

特殊的官僚体系，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转。 

一位农村的新的干部向一位来访者滔滔不绝的描述着

自己的运动经历，得意洋洋的像惊讶不已的来访者描述自己

是怎样带领村民向村里面的富人发泄仇恨：“你要是想叫一

个人坦白，只需要将铁棍放在火中烧”但是一些吝啬的女人，

为了保护自己藏匿的金子而表现得非常顽固“她们宁死也不

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

官僚机构所极力加以排斥的。****** 

然而在仇恨被调动起来以后，就很难再收束回去，打开

了血腥的闸门，鲨鱼就不由自主地冲出来。 

像所有在高级餐厅里享受完美食以后却发现口袋里空

空如也的顾客一样，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不得不为这种尴尬的

局面买单，充当那个刷盘子来偿还账单的角色，随着土地改

革的进行，一批又一批的工作组作为指导被派往乡村，阻止

一些过激的行为，同时也不分的代表了一种轻微的不信任：

毛认为农村的干部已经被腐蚀得不可信任“只要两条烟就被

收买了。” 

毛和他的官僚机构作为导演的作用在最后成为了一台

摄像机，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出现。 

*****康生在郝家坡所进行的土改成为了

暴力恐怖的典型，这位秘密警察头子从来

不惮于死人，在他的指示下“无论有无罪

恶一律进行肉体上的消灭”，根据记述，

一个村庄在他未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批

斗对象死亡，而在他走后，有120 余人被

打死。 

 

******毛和他的同志实际上对农村的暴

力行为采取的反对举动并未很好的执行，

当农民的仇恨心理被调动起来时，熄灭仇

恨之火就相当于熄灭了革命之火。 

作为农民中的一员，毛并未亲身感受过地

主的压榨与剥削，他反对地主对农民的虐

待，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农民在批斗会

上对地主所施加的种种暴力行为。 

不过，在 1947年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中，

毛仍然为土改中所发生的种种暴力行为

而作了自我批评。却把大部分责任归结到

了刘少奇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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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插曲增强了

土改本身的戏剧性，而这个插

曲的主角就是一名过去的演

员：江青作为“毛的美丽的夫

人”（赫鲁晓夫这样称赞她）屈

尊纤贵的从中国古代帝王的居

所—中国现在的权力中心中南

海来到中国中部的湖北省武汉

附近的一个农村去体验土改，

为了不让这位上海的前影星过

于造作的表演而败坏毛泽东作

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光辉形

象，他只好化名为“李进”来

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这位娇贵的夫人很快发

现自己身陷于看不见囹圄当中，囿于权威的畏惧，农民总是

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主管当地土改队的高级官员李

先念却在对工作组层层分配的过程中在她的头上像叠罗汉

一样的摞上了许多监督。 

尽管毛曾经多次在北京的近郊近距离的接触农民，在竹

子砍成的高高低低的篱笆墙里和农民唠家常，但是工作组的

人却找出一大堆非常合理的理由防止她去观看农民的诉苦

会和批斗地主。 

江青最终还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参观了批斗恶霸地主和

分浮财的表演，作为一名演员，江青试图在喧闹而热烈的斗

争场景中寻找艺术的气息，她陪着诉苦会上声泪俱下的农民

一起哽咽痛苦，可是当对恶霸地主的公开揪斗时，她却翻来

覆去的在不断移动的人群中寻找艺术的火花，土改庆祝大会

“过于兴奋”的人群把她吓得不轻，但是她却习惯于同样沸

反盈天的锣鼓欢送会的场面，当所有村民对她表示依依惜别

时，这位已经半老徐娘的过时演

员仿佛有了走在红地毯上的感

觉。 

 

即使是作为戏剧的土改表

演也不得不按一定的规则进行，

1950 年 8月份公布《关于划分农

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基本上是

1933 年毛所发布的《怎样分析农

村阶级》的翻版，然而随着朝鲜

战争的爆发，北京越来越倾向于

激进的土改方式而不是按部就

班的调查与有序地进行，政治开

始压倒经济，1951 年在农村的革

嘉禾县土改时，农民对地主进行斗

争 

 

 

 

1952 年 3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

德胜门外访问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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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恐怖主义行为已经大大的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对地主镇压

的形式的多样化也令人心悸，儿戏般的审判最终导致农民普

遍的麻木心理，土改仿佛缺少了最基本的动力和源泉，当恐

怖成为一种习惯时，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不是热情的进一步加

剧而是普遍的冷漠。 

这种冷漠所表现出的现象可以从前面草率的死刑判决

的案例中看出，而另外的一个案例则更说明了这场土改革命

戏剧的逐渐谢幕，一位主管死刑复核的官员由于疲劳而将死

刑犯的名单翻过了几页，这样一来导致了数十人的死里逃

生，中国的一位地方史学者记录下了这件事，并且还在其它

的地方史找到了相同的记述。 

土改本身的恐怖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戏剧而在 1952 年的

年底谢幕，如果将消灭了一个盘踞中国两千年的阶级作为一

个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成就远远的超出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

制的普及所获得的成就，在此期间所采取的恐怖与暴力的手

段尽管大大的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估计，但是却

并没有破坏农村平稳的生产增长——当然，这也可以作为在

个恢复中的中国的农业上的正常现象，当我们讨论这个初建

的国家农业增长速度的快慢时，就会不由自主为自己提供一

组想象中的合乎情理的数据。******** 

中国从 1950—1952 年的农业增长似乎与其内在的生产

方式的调整密切相关，但经过仔细的考察后发现，农业增长

的主要原因却是来自于政治——一种安定平稳的政治秩序

的建立，相比较来说，农民们由于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使自己

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倒成为了一个次要的原因。 

土改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几百年前的中

国农民的祖先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握在他们的后代的

手中，技术的改进微不足道，所消灭的只有套在农民身上的

旧式的威权的笼头，农村的普遍贫穷仍然存在，但是中国共

产党所制定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已经完成。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的救济穷苦的农民”中

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刘少奇这样提醒充满良好的希望与火

热的热情的农民，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工业

化，在这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共产党并不相信农业能

使农民摆脱开长久的贫困境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农民

的贫困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 

 

戏剧的作用是使人们能够暂时脱离开现实而进入一个

虚幻的、梦想的世界，戏剧本身过于完美，它能够说出人们

心里面的最隐秘的希望，戏剧总有谢幕的时候。这并非是扫

罗在前往大马士革中所看到的幻象，中国的农民不会因为一

场戏剧而皈依某一种他们从未尝试过的理论或宗教，尽管戏

剧和幻象一样的转瞬即逝。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1952年，

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宣告

结束，从 1950—1952 年间，依照官方所

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的农业总产量年平

均增幅为 15%，其中 1952年的增幅甚至

比过去的50年中收成最好的年份1936年

的产量还要高。 

中国的土地改革本身的政治意义多于经

济意义——从以后来看土地改革实际上

将农民纳入了一个国家经济的体系之内

——土改使农民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

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与经济条件，占中国人

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这个政党充满了信

心。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的

分配使农村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财产的

所有权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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